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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传统艺术最养人优秀的传统艺术最养人
□韩子勇

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求疵篇

京剧小生唱腔中字音方面的一个通病京剧小生唱腔中字音方面的一个通病
□史震己

京剧的唱，一向讲究字正腔圆。所谓字正，就

是字的发音要准确，把字头、字腹、字尾交代清

楚。汉字属音节文字，音节一般由声母、韵母、声

调三个部分组成，其中韵母又可分为韵头、韵腹、

韵尾。当然，不是每个韵母都具有这三个部分，有

的只有韵腹，如a（啊），有的只有韵头和韵腹，如ia

（呀），有的只有韵腹和韵尾，如 an（安），有的头、

腹、尾俱全，如ian（烟）。音节是听觉上最易分辨出

来的语音单位。演员如果演唱节奏较快的板式，

如西皮流水、快板，字字基本上都是用整体音节唱

出来，如《四郎探母》杨延辉与公主的对唱、《断密

涧》李密与王伯当的对唱，字音的准确往往不存在

什么问题。如果演唱的是节奏较慢的板式，如西

皮二黄的导板、慢板，常常会在其中的某一两个字

上有一个大腔，我们就会听出它是“拼”出来的，如

《锁五龙》“号令一声绑帐外”的“外”字是 u-a-i。

这时，行腔大都在韵腹上，最后收音时归至韵

尾。因此，唱准韵腹对整个字音的准确是至关重

要的。在汉语的单元音里，a、i、ü在口腔里的舌

位较易控制，它们做韵腹问题不大；而 e 和 o 的舌

位则较难固定，我们要谈的重点就在这里。主要

涉及 iou（ou）、uei、uen（en）、ong这几个以 e和 o为

韵腹的韵母。其中的 iou、uei、uen 如果前面有辅

音声母，在汉语拼音里写作 iu、ui、un，但在京剧演

唱时若字有大腔，e和o的存在还是很明显的。举

几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证：《玉堂春》“玉堂春好

比花中蕊”的“蕊”、《李陵碑》“七郎儿回雁门搬兵

求救”的“救”、《春闺梦》“原来是不耐烦已经睡困”

的“困”，无不如此。

由于 e 和 o 的舌位不易固定，行腔时舌位低

了，口腔开度就会变大，其发音就会接近a，整个音

节的发音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央视戏曲频道播放

当代小生名家李宏图先生的戏较多，我们就以他

为例吧：《吕布与貂蝉》“我与那桃园兄弟论短长”

的“论”，音似luan（乱）；《四郎探母·巡营》“萧天佐

摆下了无名大阵”的“阵”，音似zhan（战）；《连升三

级》“贵人相助规章改”的“贵”，音似 guai（怪）；此

外，《霍小玉》“会美人”的“美”音似mai（买），《群英

会》“人生聚散”的“生”似shan（山），“被我瞒过”的

“被”似bai（败），《吕布与貂蝉》“有神灵”的“神”似

shan（山），《罗成》“泪不轻弹”的“泪”似luai……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以李宏图为例，

并不是说只有他有这种毛病，可以说是当前小生

行的通病，大部分演员都存在，为节省篇幅不再赘

列。第二，其他行当的演员偶尔也会出现此弊，如

赵秀君也把“自幼配夫陈世美”的“美”唱成了 mai

（买）（《秦香莲》），甚至王怡在《三打陶三春》中“报

家门”时也把“春”念成了 chuan（川），但这毕竟是

个别现象，不像小生行那样普遍。

上述弊病何以单单凸显于小生行呢？此问题

值得思考。愚以为与师承有关。众所周知，京剧小

生行有一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收了众多中

青年弟子，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小生演员，对小生艺

术的传承多所贡献。但是，人无完人，他在唱念方

面，确实存在上述弊病。请大家仔细听听，在《监酒

令》的演出中，他是否把“微风起露沾衣铜壶漏响”

的“风”唱成了“方”，把“漏”唱成了“涝”；在近日刚

播放的《群英会·借东风》当中，把“好一个黄公覆

忠心耿耿”的“耿耿”唱成了“敢敢”，把“群英会上

当醉饱”的“会”唱成了“坏”，把“同窗契友”的“友”

念成了“咬”。京剧界历来重视师承，无疑这很重

要，但是前辈艺术家“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教诲

言犹在耳。我们不能要求已经年过古稀的名家再

改变什么，而当今的中青年演员一般都有较高的

文化水平，应注意培养自己的鉴别能力，不能连老

师的缺陷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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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优秀传统文化赶上了好时代，从上到下都重视。以

京剧为代表的中华戏曲，是一剂祛火、清心、补元、固本的良

药，特别是在各种新兴娱乐花样百出的今天，让我们的心神变

得清凉、柔软、妥帖、细腻和愉悦。在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的

时代，尊重、敬畏传统显得尤其重要。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

术，千百年来滋养中国人的内心，熔铸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文

化的个性、气质、神韵，黎民百姓的愿望、理想、呐喊和欢愉，那

种令人向往、难以言说的美，都浓缩在活色生香、浓妆重彩的

舞台上，渗浸和生长在戏曲里。千百年来，戏在民间，是中华文

化中最有活力、最具野性、最为多样的汩汩泉涌的精神湿地，

是民众之诗、民众之师，是狂欢节，是乡野无形的祭场与圣殿，

曾经给历史上农耕社会单调封闭、循环往复的生活一点意外、

一点艳遇、一点惊喜和感动，给几千年艰难卑微、拮据节俭的

民众一点风情、一点欢愉、一点教化、一点张扬和放肆、一点沉

醉和希冀。如果说尘土飞扬、漫长沉闷的封建社会是灰色的，

那么中华戏曲给了他一抹夺目的云霞。这七彩云霞照亮过多

少人的人生场景，也点燃过那些目不识丁但终成乡贤、霸主、

枭雄乃至帝王者的初心。中国人的漂亮、潇洒、帅气，中国人的

眉目传情、举手投足，中国人的范儿，浓缩在戏曲里。戏曲，是

中国人心灵世界的那层最贴心贴肉、合身合形的内衣和披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振兴戏曲，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政

策和措施，戏曲的创作和演出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转折点。

当人们日益低头沉缅于虚拟游戏、社交网络、微信抖音……蓦然回首，会对戏

曲油然而生一种亲人重逢的亲切和感动，把人们从满满当当、喧嚣嘈杂、忙碌

奔波、焦灼不安中解脱出来，让你一头扎进祖先的怀抱，沐浴在一个清幽可

人、景色迷人的清潭里，得到诗意的栖居和心理的恢复。

这是负重爬坡行进的时代，就要看到、就要抵达辉煌峰顶；这也是一个纪

念和告慰的时代，渐渐升起浓浓的乡愁，回望来路和先贤，让我们更加自信于

优良的传统、血脉和身份。社会越是现代化，越是创新变革和快速发展，到了

一定时间节点、积累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就越容易开始回眸、开始寻根、开始

捡拾一路狂奔中那些过去可能忽略掉的精彩细节。40年，这两种浩大行进，

斗转星移和隔代移情，同样的壮观、深入和意味深长。也许，这正是成长的辩

证法，历史和社会的辩证法。

我越来越感到，这种复调开始形成。好像一个主旋律，行进发展到一定时

间和高度，起先藕断丝连、若隐若现、如影相随、不易觉察的另一种情绪，如同

DNA的双螺旋，终于赶上来，开始强起来、亮起来，纠结在一起。真正优秀的

传统，历经沧桑变幻，归来依然少年。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补偿机制”，是社会

发展中迷人的“螺旋上升”，是人伦血缘的“隔代移情”——“隔代亲”。

对我而言，有三台戏印象深刻、不可磨灭。一个是话剧《于无声处》，我第

一次看演员在舞台上演戏，看的就是这台戏。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偏远的边疆

农场的团部礼堂里，舞台两侧的角上立着大铁皮火墙和铁炉，炉火正旺，烟雾

弥漫，铁炉和铁皮火墙洇出火焰的羞红。舞台上端悬着两盏明亮的汽灯，打足

了气，灯泡烧得幽蓝白炽，每到换场就挑下来打打气。舞台上团部宣传队的演

员在演一部和天安门广场有关的戏，演欧阳的是后来在全国都有些名气的王

星军。这样偏远的一隅，演着一部内容同样偏远而异样的戏，虽没看明白，但

我受到刺激，隐隐感到新的时代正揭开她面纱的一角，新的变革和变化的力

量，就要登台上场了。一个是在农场团部的露天电影院里，看评剧电影《刘巧

儿》，在大月亮地里，当着几千观众，新凤霞扮演的刘巧儿，一口一个“我爱

他……”这甜美明亮、深情大胆的表白，经过高音喇叭放大，响彻边疆辽阔无

边的农场与旷野。要知道，那个年代，男女之爱的“爱”——这个字已经被删除

了很长时间，打我记事到十五六岁，没听过这样的表述，现在公然当众大声地

唱出来了。我很震惊，有点莫名的兴奋，又觉得这电影有点黄，有偷看禁书之

感。还有一个，也是戏曲电影——曲剧《卷席筒》。我没去看，大家说得带手绢，

很悲。当从三营营部那个不带围墙的电影院，隔着两里地，忽高忽低传来小仓

娃如泣如诉、声嘶力竭、呼天抢地的呐喊、哀求哀告的哭腔时，我隐隐感到巨

大的不安。我当时正在预习高考，但这一丝不绝如缕、柔韧且割破心神的悲从

心来的情绪把我罩住，越来越紧，无处躲藏。后来工作一直和文学、文化，和艺

术、舞台打交道，舞台这一块主要是歌舞，戏剧戏曲少一点，来北京后看的多

一点。但让我感受强烈的，仍然是那三台戏。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当时年轻，感

觉敏锐；二是这三台我在偏僻之境偶然遇到的戏，其实是从大时代的深处和

中心一路漂流到大国边疆的巨变的先声，如远雷虽缈缈却惊心，如深涌虽静

流但扩展到天边就会有一线细浪。“戏”“戲”，简繁拆开来，是“又”“戈”，是

“虚”“戈”，如此尖锐和虚妄，貌似游戏，但实为历史之风、时代之风、心灵之

风。这起于心底、发于青萍之末的风，是先声，是飓风，塑造我，塑造我们。

进入新世纪，中国城镇化率大致40％左右。从那时起，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工作提档换速，加快了步伐，与之前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与上世

纪80年代开展的“十大集成”等重点工作相对接。更多的人开始回望传统、思

考传统，开始更有系统、更有力度地展开保护工作。由于现代化、城镇化的积

累、提速，由于文化传播方式在信息时代发生剧烈迁变，改变了原有的传承环

境，也由于我囯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保护传承工作十分繁重，有一段时

间，一些人的心态非常着急。我们在地方，更是一着急就容易激化，手忙脚乱，

心焦火燎，有点抢救不完、保不住、传不下去的绝望。但急中生智，急中也会冷

静下来，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坦然一些，后来想得明白一些，感

到中华文明有另一种传承机制，文化、文明除了显性可见的部分，无非是一个

民族一代代心灵的创造、托付和传递，而这里面，心理结构、思维方式、情感特

点、行为逻辑，如同运送大船、推动巨石、切割出峡谷的巨流，有些当时看难以

为继、无法传续的东西，会被隐匿的时间隧道所偷渡，最终留下来成为不朽的

见证。这就是“隔代亲”“隔代移情”。

什么叫“隔代亲”“隔代移情”呢？几千年来，东方的父子关系永远都是严峻

的。生存窘迫和不易，父亲总是在外打拼、操劳，要养活这个家，支撑这个多子

女的大家庭。因此他对孩子的感情，特别是在多子女家庭，往往是粗糙的、简陋

的，疏于照顾和表白。生存发展的主题永远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头顶。但是

你看，又几乎所有的父亲成了爷爷之后，突然对孙辈迸发出火山喷发般炽热的

爱，宠着护着，举到头顶如同神明，正所谓“严峻的父亲，慈祥的爷爷”。但别忘

了，那是同一个人，无非是在斗转星移中发生了隔代移情。

我想，40年，如果把历史人格化，欲望、商品经济、自由竞争如同“本我”，

翻滚、冲撞、狂野而不可遏制，需要“自我”去驯化、驾驭和规顺，使其免于疯

狂，当快速成长到了一定阶段，“超我”会冉冉升起，如同乡愁、传统。那些遥

远、明亮的记忆，开口发言。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60％，本我、自我和

超我更加和谐于一体，灵与肉、形与神、身体与心智取得了平衡。数量、速度让

位于求美求好，让位于善、质。当代的身份转换，出现历史契机，为更好地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辟了通衢大道。

我长期地处僻境，尚长荣先生的三部戏只看过《贞观盛世》。记得戏中有

一场，月光下，一株巨大的梨树，树干黢黑粗糙，梨花遮天蔽日挤满半个舞台，

灼灼其华，如硕大的繁星，辉映唐帝国深远的夜空。梨树下，中国历史上两个

了不起的大男人——李世民和魏征，声若洪钟、一板一眼地讨论着政治问题。

我在想，这盛世就像那棵大梨树，繁花似锦，美不胜收，但若不能广纳贤才和

忠言，一树繁花也脆弱无比，一阵风雨就“零落成泥碾作尘”了。要使梨花永远

绽放，魏征和李世民高一声低一声的讨论争辩就不能停下来——那些历史上

最生动的言辞，就是这一树灼灼其华、绽放至今的梨花。

优秀的传统艺术就像母亲做的饭最能养人。我们要端住这碗饭，不然就得去

要饭了。优秀的传统艺术也最能解毒，解水土不服之毒，解垃圾食品之毒。优

秀的传统艺术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触发灵感的源泉——最杰出的创新

创造，也往往是被优秀的传统所加持、被当代所赋能、为青春的世界所孕育催

生的宁馨儿。

2018年9月18日，上海大剧院有一场极为别致的演出，上演的是串折

本京昆大戏《铁冠图》，柯军在其中演《别母·乱箭》。前面是奚中路的《对

刀·步战》，后面是蔡正仁的《撞钟·分宫》。有文有武的《别母·乱箭》，夹在

两位大家中间，奚中路是京剧武生翘楚，蔡正仁更是当代昆曲表演艺术第

一人。柯军的表演不落下风，殊为难得。

《铁冠图》里的《别母·乱箭》，柯军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了，真正在舞

台上演出的机会并不多。该剧上演前，我曾经在自媒体上读到柯军对这出

戏非常细致的分析，他把这出戏的表演写得细致入微，尤其是完整地叙述

了《别母》里主人公在母亲面前的九跪，每次下跪都有不同的内涵，看似同

样的身段，却因为在人物形象塑造与人物心理的揭示中体现着不同的功

能，因而有不一样的表演。我虽然读过很多剧目分析类的文字，却从未看

到过一位表演艺术家如此深切且细致地分析自己演出时的体验；在剧场

里看到如何通过表演印证他所写的文字时，不禁深有感触。

柯军的新著《说戏》，几乎全是这样的文字。《说戏》的主体是柯军谈他

学习和演出的11部昆曲经典剧目里10多个折子戏的体会。书里很多内

容，体现了柯军在排演和演出过程中对戏的理解。它的精彩不只在文字的

清通，更在于从演员的角度，告诉观众表演者对戏情戏理的理解与演绎，

而且他的解读之细腻与精到，实超过很多戏曲学者。

戏是一个过程，所有戏的戏剧性都是在过程中展开的，而柯军是用表

演的一招一式述说这个过程的。这样的写法当然可以归属于表演艺术家

的“谈艺录”，然而，在我所读过的数10种演员谈艺录里，还从未有人这样

用实际表演的一招一式阐释剧目的戏剧性进程。如果论招式的具体细致，

前辈艺术家的谈艺录里其实是经常可以读到的，但是要论对戏剧人物的

心理与舞台动作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度剖析，尤其是对戏剧进程中人物

内心世界与形体表达相互对应的精细描述，还没有人达到柯军《说戏》的

程度。柯军的《说戏》是将戏曲剧目的文学与表演结合得十分完好的叙述。

他用更多的篇幅结合他具体的舞台演绎手段，探讨戏剧人物的内心世界，

而且他充满感性色彩的笔触，也使得读者更易受感染，更由于柯军的叙述

里全是他实际的演出经验，因而既生动又传神。

我不会说柯军《说戏》里所说的11出戏都一般齐，但是可以发现一个

规律，他说得最好的都是台上演出效果最佳的。比如他的成名作《夜奔》，

不知道演了多少遍，仍然每次演出都会琢磨一番，因此说得极为生动；比

如《对刀·步战》，还有《牧羊记·望乡》。《望乡》是苏武和李陵之间的对手

戏，昆曲里最好的就是这类表面看没有故事情节，却

能够在至简的人物关系中，如苏州园林般演绎出千回

百转的情感变化的剧目。柯军写这出戏，远不止于一

般地叙述作为民族气节之象征的苏武如何拒绝李陵

劝降，苏武的事迹是家喻户晓的，柯军要说的恰恰是

一般的作者与观众容易忽略的部分。他叙述这个只有

半个来小时的折子戏里人物关系的几度转折，柯军写

苏武和李陵分别多年后突然相见，他们相拥而泣；李

陵痛诉他战败后，朝廷将他满门抄斩，这时苏武的表

演必须表现出他对李陵及家人的同情；接着就是“北

海旷地，风沙吹来，苏武羼弱，李陵本能地上前去护

他，二人再次簇拥在一起，这是温暖的一刻。苏武稍后

就将他推开。”柯军在写苏武和李陵从亲到疏的这个

过程时，叙述得丝丝入扣，而且每个细节都结合着舞

台的表演唱腔与身段。说戏当然要说人物及其关系，

但是离开舞台手段，人物根本无从附丽。

柯军是昆剧界难得的文武老生，他擅长演出的几乎所有剧目，都要有扎实的武功为基础。

他的《说戏》里谈的每出传统戏也是一样，包含了曲折的戏剧内容和繁难的表演身段。有些戏

如果按剧目分类，肯定要归属于文戏之列，但是对演员武功底子的要求却丝毫不输于那些武

戏；有些戏应该算是武戏了，但是戏剧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与心理表现，并不比那些文戏少。

这些文武结合的传统折子戏的表演路子，当然少不了柯军的演绎和心得，然而更重要的是昆

曲数百年来历代艺术家创造的积累。柯军始终强调，这些戏都是从前辈那里学来的，他不厌其

详地介绍著名的昆曲“传字辈”大师郑传鑑对他的教导。至于这些戏里武的部分，柯军同样不

厌其详地介绍戏校时期武戏老师张金龙对他的严厉督促，当年学戏时的痛苦经历现在成了他

身上取不走的财富，让他有各种可运用自如的形体手段，完美地阐释戏剧情节与人物，让冲突

激烈的戏有昆曲限度内的火爆，让意蕴深厚的戏有足够让观众领悟的身形表达。

通过这些叙述，柯军试图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他不只是在自己说这些戏，他还是

在替祖师爷传道，代前辈艺术家们在说这些戏。这些戏的精彩不属于柯军个人，它们是昆曲数

百年的根基，时至今日，柯军既在守望更在传承，就是担心这些精彩止步于今天，这也是他担

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时大力推动演员传承挖掘传统折子戏的思想基础。柯军不贪功，从不以

对传统的突破与个体的创造自诩，这不仅是他的谦逊，背后更包含了对传统和前辈恭谨的态

度，还有他献身昆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说到赤诚，柯军《说戏》里谈得最好的就是那些表现有赤诚之心的折子戏和戏剧人物，比

如《夜奔》里的林冲、《铁冠图》里的周遇吉，还有《牧羊记》里的苏武，其中他倾注的不仅有对这

些人物具有的民族精神以自内心的高度赞许，还融入了他对深刻且感性地表现这些人物之精

神内核的昆曲传统的无比崇敬。《说戏》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他偶尔会提到那些当代舞台上因

各种原因而无从上演的精彩折子，如《九莲灯·指路闯界》的价值，其中就渗透着他对传统断裂

的忧虑。他说戏之前必先说戏里的人物穿戴，这一部分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视觉效果，但是对戏

曲界而言，这更是在呼唤恢复对穿戴的重视，因为演戏先说穿戴本是戏曲的传统。

1月 19日下午，由中国音协、山东省文联、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向人民汇报·中国音协‘金钟之星’艺术团送
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在济南市章丘区体育馆举行。歌唱家吕继宏、李丹阳、黄华
丽、肉孜·阿木提、高保利、皓天、董蕾蕾以及中国音乐金钟奖获奖者王传越、于海
洋等纷纷登台，为当地百姓献上《咱老百姓》《闹新春》《我的太阳》《红旗飘飘》《我
爱这蓝色的海洋》等歌曲。口技表演艺术家李进军带来口技《欢庆锣鼓》，锣声鼓
乐，一时齐发；于海栗、聂李振川表演的杂技《力与美》刚柔并济，韵律美和力量美
并举，令人叫绝。当晚，艺术团走进山东省国防教育培训基地，为驻地近千名官兵
送去温暖与祝福。在听到《我和我的祖国》《达坂城的姑娘》等歌曲时，现场官兵不
自觉地跟着唱了起来。此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中宣部关于2019年元旦春节期
间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要求，中国音协联手山东省
文联，把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送到基层，把精美的文艺大餐带给群众，让越来越
多的百姓真切感受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的可喜变化与丰硕成果。（许 莹）

《贞观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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